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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派
夏夜的星
成都市新世纪外国语学校初2016级7班
李相锦

那夜，是初夏的夜。干燥无风，夜
空晴朗无云，青得出奇，青得如一片苔
藓，包裹着黑色的穹顶，只露出正上
方。

去推车了，回去还有一大堆事要
做。来到那个极远的停车场。说实
话，那不能叫停车场，因为狭小，车子
停放时经常有你缠着我、我压着你的
情况，显得十分凌乱。

取车找车，花上20多分钟都不是
啥大不了的事。“终于拿到车了。”我仰
天说道。这时，我看到天上青黑交界
的地方有一颗星。

对在都市中长大的人来说，除了
小时候，见到星星是极少的事。毫不
夸张地说，能见到星星，简直是一个天
大的奇迹。

我仔细看了一下它，比较大，但光

显小，这是一颗太阳系内的行星。如
此之大，不是像火星这样离得近的话，
就是像土星或木星那样庞大，但具体
是哪一颗，我也说不上。

走在路上，我又改变了看法。也
许那是一颗质量庞大的恒星也说不
定，光小，也许在于它成了一颗在超新
星爆炸后而逐渐变小的红巨星也说不
准。

我知道，任何一颗星的爆炸，不会
对地球表面造成太大损失，因为恒星
皆在上百光年远的地方。也就是说，
任何天文奇观，尤其是在太阳系外的，
都是几百万乃至几亿年前的事情了。
地球，就是这样落后。

回到家，我继续看着它，心中又有
一种释然的感觉。是的，我们一定能
在几十代人的努力下造出外星基地、
空间站、光速空间宇航机。一个人的
生命有限，但只要有能努力的后代，希
望就会出现。

时间，是人类的软肋，也是人类的
利刃。 （指导老师 史盼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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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骑士

流行龙卷风
成都市双林小学五年级2班
李炫孜

说起流行，许多班级都会风靡一
时，我们班自然也不例外。

首先是刮起了“水晶泥风暴”。水
晶泥是一种半透明的凝胶类玩具，有
橙色、红色、黄色、绿色等。但重要的
还是在玩法，水晶泥可以像胶泥一样
被揉成各种样子，看起来好玩极了。

很多同学在课堂上偷偷玩买来的
或要来的水晶泥，老师讲了什么知识
就没听到。当时正值期中，老师组织
了一次模拟考试，结果和隔壁班一比
较，真是叫人抬不起头啊！后来，听说
老师要封杀水晶泥，同学们才极不情
愿地把水晶泥都送进了垃圾桶。

接着是“可擦笔风暴”。我那时的
同桌有一天路过一家文具店，见店门
口立了一块木牌，写着“出售可擦
笔”。同桌的好奇心瞬间被勾起了，脚

不由自主地踏了进去，买了一支可擦
笔。

第二天，他一到学校就迫不及待
地忙着吹嘘可擦笔，还叫大家去买。
我走过去装着不知道的样子问：“什么
东西呀？”“你来得正好，”同桌说，“这
叫可擦笔，我昨天……”

“停！这笔有啥用？”我问道。“作
用大着呢，可以写，可以擦，跟铅笔似
的，但比铅笔好呢！”同桌又说。

我走开了，我实在不想买，因为实
用性不强。第三天，可擦笔竟成了一
种“流行”，拥有的人已达10多个。同
桌走过来数落我：“你看你……”

我可不想听他的长篇大论，不想
跟着这所谓的“潮流”走，不想买这些
虽然好看却几乎毫无用处的笔，虽然
有“流行风”，但我不！想！跟！

过了很久后，可擦笔热才逐渐降
温，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觉得，凡事要有判断力，流行的
事不一定好。要正确决定到底跟还是
不跟，这才是最好的。

罗宾
成都市草堂小学西区三年级2班
王麓绮

我家有一只披着棕色披风的贵宾
犬，两个玲珑的小眼珠嵌在肉嘟嘟的
脸蛋上，它叫罗宾。

罗宾非常聪明、活泼、乖巧，有些
时候会很粘人，但它却是看家护院的
小卫士。一个盛夏的清晨，我和妈妈
去深圳。当我们准备出门的时候，罗
宾却不要我们走，使劲咬着我的裤脚，
好像要发生大事似的。

我们没理它，继续往外走。一天
过去了，妈妈突然接到奶奶的的电
话。妈妈接电话的时候，我在旁边不
小心听到，好像是说我们家里来了小
偷了。

我心想：“大事真的发生了！”眼前
闪过一些画面：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
的夜晚，一个小偷从窗子翻进了我家，
把我们家所有的财产都偷光了。从
此，我们家只能出去要饭了……

可事实不是这样的。奶奶说：“小
偷刚翻进来，被罗宾发现了。正当罗
宾张开锋利的牙齿咬他时，小偷被吓
跑了。”奶奶越说越激动，我和妈妈也
热血沸腾了。罗宾赶走了小偷，它成
了我们家的英雄。

有时它也很调皮。有一次，爸爸
去我们的新房子装修，妈妈要陪我上
课，家里只有罗宾了。它舍不得我们
走，趁我们不注意，溜了出去。当我们
到了楼下，爸爸仿佛看到了什么似的，
惊讶地张着嘴，大得可以装下一个拳
头大的石头。

爸爸对我说：“快去看看那只狗是
不是罗宾？”我跑上前呼唤着它，它似
乎听到了我的声音，飞快地向我跑
来。我抱起它，把它送回了家。

罗宾陪我度过了快乐的童年。虽
说它有许多的坏毛病，但我对它的依
恋和喜爱，就像电影片段一样，循环地
播放着。

我相信，每部电影都会有个圆满
的结局——我会和它一步步地走下
去。

旧书

赴网

合江县人民小学五年级6班
常鑫

我一出生就生活在阴暗潮湿的环境
里，吃着腐臭的食物。我不明白，为什么
我不能像其他小动物一样活在阳光下？
父母一再告诫我远离人类，我们家族和人
类有着“不共戴天之仇”，一旦被人类抓住
就死无葬身之地。

为什么我们和人类就不能和平共处
呢？我向往蓝天白云的日子，总是试图逃
过父母的保护，偶尔在白天出去逛逛。

我终究还是没有逃脱人类的魔掌。
一个白天，当我正享受日光浴时，被逮了
个正着。被抓住那一刻，我才明白什么叫
惊恐。我看着人类似笑非笑的脸，想到父
母曾经告诉过我人类的几大酷刑，我绝望
透了，等待死神的降临。

但几个小时后，我仍然活着。我被人
类带到一间屋子里，屋子里布满了奇奇怪
怪的玻璃瓶。我还看到很多同类，看起来
他们过得并不错。原来，父母口中的人类
并非那么恐怖，他们对我们也很友善。

我被分到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人类

每天会按时给我送好吃好喝的食物。比
起那些腐臭的东西，这真可谓是美味佳
肴。除没自由外，这里称得上是天堂。

美好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不知道
过了多久，我发现身体起了一些变化，原
本乌黑的毛竟慢慢变白了，四肢也比原来
短小了很多。到最后，我的身材只有原来
的四分之一。难道这就是人类所说的物
种进化？不知又过了多久，人类将我从小
屋带走。我的第二个新家是宠物店，这里
有很多漂亮的小动物，有鹦鹉，有美丽的
热带鱼，还有小白兔，松鼠等，真没想到我
会和他们作邻居。

听他们说，这里并不是我们最终的落
脚点，我们只是商品，等待买主将我们带
走。不管怎么说，能在阳光下呼吸新鲜空
气，我很满足。

几天后，有个小姑娘看中了我，极力
央求母亲将我买下。我没想到，竟然有人
会喜欢一只老鼠。幸福来得太突然，等
等，为什么店主说我是一只珍珠熊？不过
没关系，名字而已。

新家比原先的家都漂亮，小姑娘为我
精心布置了一个温暖的窝。我很喜欢这

个小姑娘，我极力地想讨好她。她每天会
用大部分时间来陪我玩。

一天晚上，我正要入睡时，突然看到
了出来觅食的父母。我呼唤他们，但他们
似乎不认识我，为什么会这样？

渐渐地，我发现身体似乎不受我控
制，我总是没精打采的。小姑娘见我这
样，慢慢地对我失去了兴趣，她有了新的
玩伴。我奄奄一息，被遗弃在了垃圾堆。
我曾经从垃圾堆旁走出来，最终又回到了
这里。

远处跑来一只老鼠，原来是父亲。父
亲抱起我，满脸泪痕，他告诉我，那晚一别
后，他虽然不能确定我是他的孩子，但却
有很多疑虑。

经各方打听后，他得知，我最初是被
抓到了实验室，人类向我们的食物里注入
一种叫基因变异的药，等我们变异成功
后，再卖给宠物店，取名珍珠熊，以此谋取
暴利。

这种基因变异有很强的副作用，会大
大缩减寿命。原来，我短暂的幸福感，是
用我的生命作为代价的。如果有来生，我
宁愿做一只生活在臭水沟的老鼠。

成都树德中学高2016级1班
李静远

夜色还未褪去，阴沉沉的天如一张巨
网，笼罩住一切。

5点半。爬起来，扶着腰，理好床铺，
梳理稀稀落落的白发，用帕子往脸上抹几
下。熬一碗粥，蒸一只馒头，吃一把药，做
电视里学的养生操。张老太的一天开始
了。

张老太今年62岁，老伴几年前离世，
唯一的女儿在外地工作。

和许多老年人一样，打太极，逛菜市，
看电视，打麻将，跳广场舞。每天的活动
挺丰富的，但张老太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回到家，斜卧在沙发上看电视，渐渐

地，眼前模糊了，剧中女主角朦胧成一个
色块，色块又组合成一张脸——对！女儿
的脸。她痴痴地望着。

走到电话机前，拨起了号。“对不起，
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她摇了
摇头，“女儿忙啊……”

秋天到了，飒飒的秋风挟着寒气从窗
户透进来。“呼呼”的响声如一张冰冷的
网，将她牢牢地束缚，冷得化不开。

一大早，张老太到菜市场买菜，她挤
进围得严严实实的人网。一群年轻人正
一边发传单一边吆喝：“关爱老人，足浴体
验，领大礼喽！”同行的老大妈商量着一起
去，张老太就去了。

一张张笑脸迎上来，嘘寒问暖的。
一青年男子将张老太搀到椅边，扶她

慢慢坐下，轻轻为她脱去鞋袜，帮她洗脚
搓揉，“阿姨，轻重合适吗？”

她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人的一举一动，
一股奇异的感觉涌上心头。他们聊家常，
聊老人的身体，聊一款“足部经脉疏通
仪”。男子提出让她试用产品，她欣然同
意了。

她将脚放进仪器中，一股舒适的电流
震动传递到脚尖。男子讲解着这台仪器
的“神奇功效”。这仪器1888元，优惠打5
折，她爽快地买下了。

日子越过越有味了，免费赠品大柜小
橱地堆着。这天，张老太吃下各样保健
品，做完养生操后，电话响了。

一看，女儿的来电，她激动得双手颤
抖着接起了听筒。“妈，最近身体还好吧？”
听筒传来女儿那久违的声音。

“好。妈，保重身体。我给您打点
钱。对了，最近有专门忽悠老年人推销保

健品的，您要防着啊，千万别上当！我先
挂了啊，有空再打给您。”

“这样啊，嗯。女儿啊……”她愣了许
久，才挂下电话。女儿的声音那样温暖。
看着买来的一堆药品和仪器，算了算，真
花了不少钱。自己怎么那么傻？今后不
能再往里钻了，决不去了！

接下来的几周，电话铃声照常响起，
瞅着不是女儿的电话，就都不接了。生活
和往常一样，喝粥、啃馒头，吃药，总觉得
少了什么。

每天在菜市禁不住要听听那帮年轻
人的声音：听“健康讲座”，参加“免费试
用”。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将她拽过
去。

有个和她女儿一般年纪的推销员，细
心地将她新买的“特效降压药”包装好，微
笑着挽住她，带着撒娇的腔调说：“妈，明
天还有免费体检呢，您可一定要来啊！”

渐渐地，她忘了女儿的话。耳畔只有
那些拉她去听讲座、买东西的年轻人的唤
声，他们总叫她“妈”。那个和她女儿年纪
相仿的姑娘，叫起她来最甜了。

晚上回家，她开始摆弄起那些大大小
小的仪器，吃起瓶瓶罐罐的保健药品，想
起那年轻女孩的脸庞，微笑着熟睡了过
去。 （指导教师黄静）

成都市石室中学（北湖校区）高2015级6班
袁天豪

从楼上朝小区望去，一辆载货三轮车
突突突地向前行进，驾驶者和货箱上的两
位男人都穿着物业制服。货箱上的一个
男人笔直地站立着，一只手指着前方。

风把他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衣袂不
停摆动着，但他依然保持这个姿势，像极
了古代战车上的将军或骑士。让他这份
英气有所折损的是，他已经老了。那份沧
桑，驾着时间，带着英雄气概，跨越7层楼
的空间，势不可挡地向我袭来。

驾驶者专注地驾着三轮车，仿佛是在
驾驭一辆跑车，一匹战马。这份专注度是
对事业的忠诚，或更似信徒的虔诚。

从小到大，经常听到说，不努力学习

将来是要去当保安的。保安莫名其妙地
“躺着中枪”。学生、业主、职员路过门卫
时，似乎都有一种优越感。

一次，我到学校门口取包裹。保安队
长听见我的名字，突然抱拳说，久仰久仰，
时常在报上读到你的一些文章。这害得
我一阵惶恐，说不才的地方还很多。

谦虚一两番后，他开始讲起他的文学
创作，讲他爷爷的文学成就，又分析当代
本土文学。

细听后竟发现，他博览群书、才气过
人，不说比得上专家、大学者，但几乎超越
了我所接触的很多语文老师。

两人相见恨晚，不小心聊过了上课时
间。那天起，我感叹民间藏龙卧虎，开始
对每一个职业产生敬畏。

今早，与一对母子和一浑身白漆的工

人共乘电梯。我虽没刻意梳洗打扮，但也
勉强整洁时尚。工人一出电梯，那位妈妈
立即对孩子说：“不好好念书，以后就给别
人刷漆。要想像这位哥哥一样，就别老想
着玩。”儿子很听话地点了点头，我听得心
惊胆战。

没有谁会认为自己可以永远这么风
光下去，我明明被夸了却觉得羞耻。尽管
我看到了我在成长，我的朋友们在成长，
我的环境也在尽可能成长，但有些东西的
衰老比这些成长都要快。

突然意识到，折损那个骑士英气的苍
老，并非时间本身。时间是那位骑士的良
驹，一匹战马。向我袭来的沧桑，是成长
没有跟上衰老。

老骑士们进入视野盲区后，只有引擎
声仍在作响。

成都市树德实验中学（东马棚校区）
2014级3班 王诗语

传说中的锦里，是西蜀历史上最
古老、最具有商业气息的地方之一，秦
汉、三国时就闻名全国。也有人说，锦
里就是成都版的《清明上河图》。

走进锦里，你可看到许多仿古建
筑和小商店，还有许多游客围着商店
挑选纪念品和成都特产，营造出古街
上热闹非凡的气氛。

往里走，有外地游人不能错过的
小吃街。游客们一手拿着小吃，一手
拿着脸谱，浏览着尘封记忆的石墙，来
到挂着红灯笼的茶楼，品绿茶、赏川
剧，这是一种惬意的享受。

走过热闹的小吃街，来到一条幽
静的小路，蜿蜒曲折的院落里时不时
飘出一丝丝茶的清香。

荷塘里，墨绿色的荷叶连成一片，
犹如一条路。荷花苞上的露珠，顺着
白里透红的花瓣，滴落在荷叶上，仿佛
一个翡翠盘里托着一颗晶莹的珍珠，

在盘里滚来滚去。
荷塘边上的一座石桥，静静地躺

在水上，岁月的痕迹让它显得孤独。
时不时，一两只小鱼游到它身边吐着
几个泡泡。广场上的戏台，一个个皮
影，参天大树挂着的结缘红丝带和香
囊，在风中微微飘动，诉说着思念。

来到客栈，梨木雕花，香气怡人。
木制的储物架上摆放着一个个花瓶、
碗盏、酒具及叫不出名字的瓷器。小
巧玲珑的鱼缸里，一只红鲤鱼摆着鲜
艳的尾巴，悠闲地游着。

我的目光移到一个屏风上。这是
一个做工精细的工艺品，上面绣着一
朵朵鲜艳的牡丹。绕到屏风后面，梨
木雕的小支架上放着的一盆兰草，悄
悄开了，白色的花瓣像月光一样，素雅
而清香。走出客栈，鼻间还萦绕着兰
草的幽香。

千年的木板门，千载石板路。漫
游锦宫故里，争仰蜀相遗风。射弓，织
锦，客栈，铜锣声声，追寻逝水年华。
刺绣，竹编，当铺，花桥悠悠，勾起尘封
日记。

这，就是成都的味道。

成都的味道

成都市新都一中实验学校七年级2班
刘伊韵

从冬天的倦怠走出来，春天不知
不觉地走来，柔柔地唤着你。

春天是笑靥如花的。一日，上午
上完课后，我习惯性地经过一个花
圃。抬眼一看，那一瞬真的只能用惊
艳来形容。一簇一簇的花，开得正烂
漫，粉的煞是天真可爱，好像一个粉粉
嫩嫩的小女孩，鼓着腮帮子向你要零
食，可爱得没有拒绝的理由。

紫的极其妩媚动人，不知怎的，让
我想起一句诗：“回眸一笑百媚生，六
宫粉黛无颜色。”

它们的叶是有些老气横秋的深
绿，花却是极其娇弱令人怜爱。那么
一圈圈地盘绕着，好像为少女柔软的
心底镶上一层花边。

早拜读过宗璞的《紫藤萝瀑布》。

当时读到一句“每一穗花都是上面的
盛开，下面的待放。颜色便上浅下
深”，甚为疑惑不解。我认为，这颜色
应该是“上深下浅”。

直到那日到长廊时，才真真地惊
叹起来。只是可惜得很，我到时春红
已谢，无缘看到宗璞所说的辉煌的淡
紫色，但虽然只有零星的几穗花，也依
旧使我惊叹连连。

除姹紫嫣红的花儿外，树木也抽
出了新芽。一日跑完步回来，阳关明
媚得有些刺眼。轻蹙着眉向窗外看
去，发现树木已悄然褪去冬天时的深
绿，换上还略带些鹅黄的新绿的叶子。

那一刻，我的视力出奇的好，阳光
斜斜地照射在叶子表面，仿佛是少年
镀金的睫羽。

又一日，我起床时，望见窗外树叶
上的新芽，我不由微微一笑。

春天，理论上只是一个季节，可我
更愿意相信这是一种感觉，一种生机
勃勃的感觉。

春信

成都市列五中学初2016级6班
刘洋锐

正午的阳光打在书桌上，我拉开抽
屉，清理起小学的物品。

一本老版的《聊斋志异》躺在抽屉
里。我承认，我曾是一个不爱看书的孩
子，一年级自我介绍时，我就这么说了。
当天，有个戴眼镜、长得挺白的男孩跟我
说，你要多看书啊！之后的几年，他一直
跟我说这句话，不厌其烦。

他叫小张。小学6年里，小张嘴里的
书名和主人公很多，中外都有，爱说“之乎
者也”之类的话，我听不大懂。“不懂？不
懂更要多看书啊！”

电视台举办“等星来战”栏目，小张的
那些古董语言获得满堂彩，我颇受刺激，
决心迎头赶上。小张说：“那你要叫我师
父。”我撇着嘴，忍痛叫了他一声。

他大喜，第二天就送了我这本《聊斋
志异》。这本书到现在我都没怎么看，因

不知他从哪个角落翻出来的，出版日期是
40年前，文字的困难加上还是繁体字，我
目前看不懂。我想，再大一些，想来可以
看懂这本书吧。

小张的好，还在于他比网络还好用。
有关历史的问题，我常常问他，我一句话
会换来他一篇演讲。有一次，他声音都给
说哑了，然后问：“懂了没？”我张了张嘴
巴，没有回答。

我笑了笑，把书拣起放桌上，书下面
是一张照片。我记得，是我们上体育课照
的。小张并不喜欢体育，每一次都得B或
C。照片是我和小张在操场照的，我挺胸
收腹明显自信得多。

体育健将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有
一次上体育课，我摔倒了，连声叫痛。小
张把我扶起来，往医务室而去。小张步伐
飞快，十万火急的样子。

可他太快了，步子都没迈稳，在台阶
前左脚踩右脚，我们一起摔倒了。他的膝
盖狠狠地磕在楼梯上，划了一个大口子，

我还好点，原地倒下又是一身灰。
小张居然还在笑，我都快哭了，我说：

“你这个笨蛋！”然后，我也跟着笑了，也不
知道疼。后来，我脚上贴了创口贴，小张
脚上却多了一圈绷带。

我把照片放到桌上，在阳光下拂去上
面蒙着的灰。这才发现，照片下还躲着一
块巧克力，捏了一下，都化了，只剩一袋
水。

想当年，我们在学习上较劲。有一次
期中考，小张把我落下好多分，老师点名
批评了我。下课了，我就趴着，把头埋在
臂弯。其实，我在哭，小声哭。

这时，小张把一块巧克力递给我说：
“哎，我呢，有这个法宝，考前来一块。”这块
巧克力我一直收着，其实我想吃，但我蛀牙
厉害，牙齿不是一般的恼火（现在还箍着
牙）。但当时握着巧克力，就没再哭了。

如今，我们在不同的学校。偶尔想
想，鼻子酸酸却又笑了。其实，我一直想
说：“小张，你是小刘最好的朋友。”

成都市建设路小学六年级3班
张城程

“萤火虫，夜夜红。飞上天，雷打你。
飞下地，火烧你。快来快来我保你。”宝宝
咿咿呀呀唱歌，用手指着小书上的字，捏
着泛黄的书页。

那时，她那么小，书对她来说可不
小。那时，妈妈还年轻，过10年都还算年
轻。

她在渐渐长大，仿佛一朵小苗，手和
胳膊伸出了衣袖裤腿。大人们总觉得别
家的孩子长得快，其实别家的孩子也是一
天天靠养分堆起来的。

她的学业越来越重。而后，她发现与
妈妈没那么多话了，其中变化，始终找不
到一个足够宁静的夜晚，让她在星星下把
心事全部倒出。

“妈，把我书架上与学习无关的书都
换成教辅书，这些，这些，还有这些统统不

要。”她用手指的书里，有那本旧书。妈妈
僵住了，欲言又止。

当妈的没给女儿过多要求，只是女儿
要强，与第一名失之交臂就会哭很久。妈
妈收走那本旧书，那一刻，尚年轻的妈妈
皱着眉头，心头肉给揪了一下似的，好疼。

考试前夕，她继续熬夜。为了这一
刻，她奋斗了6年。她的目光已望向一所
著名中学，她很早就想成为一个优秀的
人。

考试时，看到作文题目是“旧书”，她
呆了很久，身经百战的她竟然没有一点头
绪。这些日子，她满脑子都是双曲线，哪
有一本旧书可以一写？

她抬头望向窗外，大树在窗口对她
笑，叶子上有一只翅膀微颤的小虫。如
此，她儿时的回忆才告苏醒。“萤火虫，夜
夜红……”脑子里的旋律，全部倾注在奋
笔疾书的手上。

回家了。她用手轻轻地抚摸书架上

的每一本书，正如她随意弃置的时光。她
拿出书架上所有的书，却不见了那本旧书
的踪影。

她哭了，她才知道，那段在襁褓中吞
吐食物和歌谣的日子，原来早已在心中扎
根，种了一树繁花。那年轻的初为人母的
女人，把爱给了她，把她整天抱着背着，喂
饭换尿布，把全世界都给了她。

如果没有那本书，她也会每天机械的
喊她，妈。但她不会花时间去回想，不会
去想，这个妈，这几年到了换季就要咳嗽
的妈，就是那个当初陪着自己，在小小的
自己，找不到路，也不会走路时，不离不
弃，也许唠叨却不怎么发火的妈。

妈妈进来了，拉开抽屉，那本旧书就
在抽屉里。“还好，我没把它丢了，你喜欢
这本书，我也很喜欢。”她抬头望着妈妈，
拥抱了她。

可是女孩，哪怕用这一辈子，你能读
懂这本叫“老妈”的旧书吗？

晾晒
回忆


